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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記

前
日
去
買
米
，
西
螺
米
一
斤
二
十
八
元
，
又
漲
價
了
。
才
四
年
的
時
間
，
一
斤
米
從
二
十
元
漲
價
到
二
十
八
元
。

聽
糧
行
裡
的
老
人
家
講
：
「
啊
黑
丟
哞
內
才
，
才
會
亂
亂
共
…
…
」
，
原
以
為
是
老
人
家
說
兒
子
呢
！
誰
知
道
才
有
爆

笑
新
聞
發
生
，
我
是
很
久
沒
看
新
聞
了
，
連
報
紙
都
不
買
了
。

沒
內
才
的
人
愛
白
扯
，
果
真
應
證
了
，
那
種
言
語
是
我
在
很
小
的
時
候
聽
老
人
家
說
的
話
語
，
如
今
還
有
人
這
樣

說
，
倍
感
親
切
。

我
小
的
時
候
學
校
禁
止
說
台
語
，
台
語
是
我
的
母
語
，
小
孩
因
為
怕
丟
臉
，
再
不
肯
說
台
語
了
，
父
母
親
無
奈
只

好
學
著
聽
小
孩
子
們
說
「
國
語
」
，
於
是
我
失
去
了
向
長
輩
們
學
習
古
老
台
語
的
機
會
。
後
來
知
道
台
灣
的
「
國
語
」

之
說
是
指
「
日
本
語
」
，
中
土
的
官
話
是
「
北
京
話
」
，
英
文

M
a
n
d
a
r
i
n

，
滿
大
人
，
指
的
又
是
中
土
官
僚
語
言
，
簡

稱
中
文
。

六
十
年
過
去
了
，
台
灣
人
現
在
都
不
太
會
說
典
雅
的
台
語
，
高
山
上
的
原
民
連
母
語
都
失
落
了
，
語
言
這
樣
經
不

起
消
滅
，
可
是
中
文
卻
消
滅
不
了
，
這
種
圖
騰
式
的
文
字
真
美
麗
，
後
來
又
發
現
這
種
美
麗
也
曾
經
染
血
更
是
殘
忍
之

文
，
我
心
裡
又
難
過
了
。

我
少
時
讀
書
時
學
的
是
美
工
，
學
習
篆
刻
發
現
了
中
文
圖
騰
的
源
頭
，
那
是
圖
形
，
變
來
變
去
簡
單
至
極
，
少
年

的
我
很
高
興
能
認
識
它
，
但
也
只
是
圖
形
罷
了
，
沒
多
做
聯
想
。

後
來
長
大
了
，
為
了
討
生
活
四
處
闖
蕩
也
曾
經
到
處
遊
歷
，
半
生
走
來
，
實
事
沒
做
多
少
禍
事
倒
闖
了
不
少
，
也

曾
在
美
洲
迷
途
失
路
闖
入
印
地
安
人
保
留
區
，
語
言
不
通
只
好
比
手
畫
腳
也
能
得
到
他
們
的
庇
護
，
印
地
安
老
人
看
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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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
大
版
的
台
灣
原
民
讓
我
感
到
親
切
無
比
，
夜
裡
我
也
和
他
們
趺
坐
，
年
輕
的
我
頑
皮
，
取
樹
枝
在
地
上
畫
甲
骨
文
，

老
人
家
看
了
很
高
興
，
也
請
我
抽
煙
，
第
二
天
一
早
，
我
將
離
去
時
和
他
們
道
別
，
人
人
都
來
給
我
一
個
大
大
的
擁
抱
，

可
我
也
悄
然
的
發
現
，
他
們
人
人
都
避
開
我
昨
夜
畫
在
地
上
的
甲
骨
文
圖
形
，
不
敢
踩
踏
而
過
，
如
今
想
來
真
是
遺
憾
，

當
時
怎
麼
就
不
明
白
呢
？

時
間
之
輪
這
樣
輪
轉
，
二
十
年
過
去
了
，
我
再
也
無
從
知
曉
當
時
之
情
之
景
了
，
那
些
人
的
眉
宇
之
間
有
歷
歷
風

霜
和
炙
熱
的
陽
光
都
叫
我
難
忘
，
他
們
很
有
可
能
就
是
殷
家
人
，
殷
地
安
人
。

一
代
人
有
一
代
人
的
語
言
，
文
字
相
同
解
釋
不
同
，
近
代
的
廣
告
還
喜
歡
同
音
異
字
的
宣
傳
產
品
，
簡
直
是
胡
來
，

可
是
誰
擋
不
住
的
潮
流
湧
動
，
中
文
有
些
詞
句
、
文
字
已
然
失
去
了
原
來
的
意
象
，
於
是
以
今
度
古
難
免
誤
差
頗
大
，

尤
其
現
代
人
驕
傲
，
以
為
自
己
科
技
進
步
，
簡
直
…
…
。

《
殷
殤
》
一
書
的
時
間
，
前
後
約
百
年
，
近
代
台
灣
也
百
年
過
去
了
，
時
間
之
輪
繼
續
前
進
，
先
是
滾
滾
紅
塵
，

一
出
門
便
風
沙
滿
面
，
近
年
來
又
有
霾
害
連
天
，
眼
睛
過
敏
，
真
不
知
道
接
下
來
還
會
怎
樣
，
水
是
不
能
喝
了
，
荒
溪

型
的
河
流
和
超
抽
的
地
下
水
都
汙
染
了
，
地
層
下
陷
，
況
且
台
灣
的
自
來
水
依
舊
是
日
治
時
代
留
下
來
的
基
礎
，
家
家

戶
戶
都
裝
上
了
濾
水
器
，
獲
利
最
好
的
是
販
賣
礦
泉
水
，
水
源
都
汙
染
了
何
來
礦
泉
？

空
氣
、
陽
光
、
水
，
是
人
類
，
以
至
於
生
靈
萬
物
賴
以
維
生
所
需
，
缺
了
空
氣
，
一
分
鐘
都
活
不
了
，
缺
了
乾
淨

的
水
，
瘟
疫
將
會
降
臨
殺
人
無
算
，
可
是
人
類
這
樣
造
孽
，
汙
染
無
所
不
在
，
還
硬
要
說
成
進
步
？
這
是
自
找
死
路
啊
！

還
有
噪
音
，
路
上
沒
日
沒
夜
的
滾
動
大
輪
，
汽
車
、
摩
托
車
，
許
多
人
生
怕
無
人
知
道
他
的
行
蹤
，
改
換
排
氣
管
，

發
出
更
沉
悶
的
聲
音
，
當
車
輪
輾
過
馬
路
讓
人
心
痛
難
忍
，
殷
家
商
人
若
知
道
他
們
發
明
的
輪
是
如
此
日
夜
不
停
的
在

行
走
，
恐
怕
早
已
氣
絕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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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
商
是
個
了
不
起
的
時
代
，
卻
遭
後
人
有
心
汙
衊
，
神
權
消
失
，
君
權
盛
起
，
直
到
現
在
的
民
權
時
代
，
可
是
這

些
羌
人
還
到
處
圈
地
，
到
處
抽
丁
，
說
是
徵
兵
，
抽
稅
、
納
糧
買
保
險
，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，
如
今
更
是
恐
怖
了
，
丟
個

垃
圾
都
要
付
錢
，
呼
吸
空
氣
也
要
錢
，
說
是
要
買
碳
排
放
量
，
就
連
自
家
買
地
蓋
屋
，
都
住
了
十
幾
代
人
了
還
要
繳
納

房
屋
稅
和
土
地
稅
，
年
年
都
不
能
少
，
否
則
會
被
查
封
、
拆
除
，
怪
手
一
來
絕
不
手
軟
，
現
在
當
政
的
又
窮
了
，
用
各

種
方
法
殺
牛
還
要
將
一
隻
牛
扒
三
層
皮
…
…
。

政
治
是
管
理
眾
人
之
事
，
政
者
，
正
父
也
，
只
是
男
人
的
事
嗎
？
雖
說
是
人
多
好
辦
事
，
可
是
，
人
人
都
一
窩
蜂

來
了
，
幫
閒
不
成
都
說
要
幫
忙
，
結
果
成
了
幫
兇
了
！
現
代
政
治
真
是
奇
怪
至
極
。

最
令
人
不
憤
的
是
，
殷
商
《
專
、
建
、
封
、
制
》
千
百
年
來
被
故
意
扭
曲
成
了
《
封
建
、
專
制
》
，
千
年
過
去
了
，

讀
書
人
這
麼
多
，
難
道
真
的
都
無
人
能
懂
嗎
？
還
說
什
麼
己
欲
立
而
立
人
？
自
己
都
還
沒
自
立
就
想
立
人
！

著
者
是
有
心
無
力
了
，
只
能
寫
寫
小
說
罷
了
，
至
於
將
來
會
如
何
也
不
知
道
，
中
土
人
士
愛
誇
大
說
話
，
有
時
候

也
會
說
出
真
話
，
例
如
，
五
百
年
必
有
王
者
興
，
這
好
像
是
真
的
，
夏
代
約
四
百
七
十
年
，
殷
家
商
代
約
四
百
九
十
六
年
，

好
像
真
的
是
五
百
年
就
有
王
者
興
。

可
是
現
代
人
將
大
地
這
樣
的
打
擊
和
破
敗
，
將
污
染
直
散
天
空
，
臭
氧
層
破
了
，
天
氣
更
是
不
好
，
那
些
王
者
早

就
不
來
了
，
民
權
時
代
的
人
丁
是
這
樣
興
旺
，
大
家
也
只
能
自
求
多
福
了
！

但
是
媽
媽
說
了
：
「
人
多
的
地
方
少
去
。
」


